第六章  從地極領來

「惟你……我所揀選的，我朋友亞伯拉罕的後裔，你是我從地極所領(原文作抓)來的，從地角所召來的，且對你說：『你是我的僕人。』我揀選你並不棄絕你」（賽四十一18～19）。
「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神的子民，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」（彼前二9）。

前面三章我們已經看見神奇妙預備校舍院宇，藉着這一切叫我們更認識神。然而神學的實際，不是物質東西，而是每個學員。他們是活石，是神親自從地極所「抓來」的，從地角所召來的。中華神學本來是女子神學，從一九三八年起，兼收男生，改為中華神學院（參看第十章）。分為正副兩科，正科招收高中畢業以上的學生，副科又稱為聖經科，收錄初中畢業以上的學生，都是兩年畢業。然而不要單看他們何科畢業而定他們的學歷，因為有的學生本來是高中畢業，可以進正科，卻嫌自己聖經知識不夠，情願申請入副科。為了副科多讀聖經，少有其他課程。也有人高中只差一年半載沒有畢業也列在副科內，可見這般學員是專為追求真理而來，確是可嘉。校友中，不少副科畢業者，反大蒙神重用。

一九四六年世界第二次大戰後，中華神學院復校，提高程度為四年制。章程既已立定，必定照章而收，名實相符。凡入學前未有一年工作經驗者，讀畢一年必須派出練習工作；生活美好，工作忠心者才能回來完成功課。各生都能領會讀神學並不是以文憑學位為目的，所以對於畢業時間並不着急。為了個人的益處，工場的需要，有人練習工作至二三年之後才回來讀完課程。有一學生到西南傳道，十年之後才回來，因工場上無人庖代，又捨不得撇下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。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實際練習工作，對學生的靈性與經驗，都是大有裨益的。

我們憑着重質不重量的原則收生，這些年來都是神親自從各方選召男女青年來接受造就。各同學來校，個個都有見證，多多說述神如何用奇妙大能的手將他們「抓來」。青年人喜歡讀醫學、工程、科學、政治、做律師、當校長；有名利又有權勢；誰肯讀神學做傳道，過着又窮又苦、受鄙視、受迫害的生活？所以神必須用大能的手，將他們抓來。的確，這責任不是誰都能承當配得的；必須是由神揀選的，凡神選召的就必來到。下面略提幾個見證，以彰顯神的作為。

河南某姊妹見證說：「我生長在黑暗的家庭中，在我未出生前，本省遭遇大饑荒。祖父有五個兒子，皆已結婚，生兒養女，同住一堂，人口眾多，負擔甚重，加以荒年，糧食缺乏。祖父重男輕女，宣佈說生男可留養，生女須溺斃。我生不逢辰，又是女兒身；父母當時是慕道友，不肯溺死我。他們雙雙跪下哀求祖父留我性命，祖父不允，父母只好脫離黑暗家庭，遷出自立門戶。蒙神開路父親在教會中找到工作，忽然晴天霹靂，神將我母親接去，那時我才三歲。不久父親續弦，繼母有異心，我失去慈母後，我心悲痛哀鳴如鴿，誰能慰我？七歲時就學於教會學校，及長每逢聽道，越聽心越硬；他人禱告求清潔的心，我卻求黑心；他人禱告為罪流淚，我自嘆命苦，埋怨神不仁不義。老師勸我與傳道者談話，我說我父親是傳道人，比他年長識多，何必請教他人。」

神的慈繩愛索是拉不斷的，我雖遠離祂，祂卻不放鬆我，祂用手抓住我。在我高中快畢業的時候，我患小腸炎症，熱度高，腸出血，眾醫束手無策；我知硬着頸項必死，即向神屈服認罪說：神啊，倘若你留我生命，我要奉獻給祢，一生專以祈禱傳道為事。神果然聽我認罪悔改的禱告，又接受我的奉獻；祂不但醫治了我的疾病，也救了我的靈魂。我高中畢業後便開始過教書生涯：環境看來件件稱心如意，但我心中沒有平安喜樂，因為我心中有爭戰，深知我必須放下世界的路，走上奉獻的道。那年夏天我到江西牯嶺參加夏令會，我更領會了神的大愛：祂讓我遭遇一切，原是要選召我，作祂的器皿。感謝主為我預備這樣美好的神學，使我得造就，可以宣傳祂的救恩。「眾海島阿，當聽我言，遠方的眾民哪，留心而聽；自我出胎，耶和華就選召我；自出母腹，祂就題我的名。祂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將我藏在祂手蔭之下；又使我成為磨亮的箭，將我藏在祂箭袋之中」（賽四十九1～2）。

湖北某姊妹見證說：「我生長在湖北鄉下，父親是熱心的孔教徒，母親卻虔誠拜觀音菩薩，我們從來沒有聽過基督耶穌的福音。母親常告訴我們觀音菩薩的故事：她是某國皇帝的第三女兒，她撇下皇宮的榮華富貴，到廟宇作尼姑，早晚頂禮膜拜，結果變成仙人，住在天上稱為觀音菩薩。母親又說觀音菩薩喜歡好女孩子，要收她做徒弟共享福樂；我聽了便醉心夢想，要作觀音的徒弟。每天坐在院中，舉目向天，祈求觀音菩薩提我上天。我每天這樣地期望着等候着，約有四年之久，絲毫不見動靜；我心開始疑惑，也許因我不好，所以不能選中。也許觀音菩薩失信罷！也許觀音菩薩是不可信的罷！
我父親是孔教徒，自然也注重聖賢君子之道；所以他就將古時孝子烈女講給我聽；我問父親他們在那裏，我可去找他們。父親說他們都是幾百年幾千年以前的人物，早已死去不在世界了。我就轉念幾百年幾千年，這樣一代一代下來，不知人類始祖到底是誰？我越想越糊塗，父親也不會解答。
我十四歲時母親去世，撫養三個小弟妹的責任落在我的身上。父親意外地受聘為教會學校的漢文教員。教會本來不請非基督徒為教員的，這是神冥冥之中為我安排，使我也得入教會學校就學。我第一次聽到伊甸園亞當夏娃受造的故事，我心有莫名的喜樂，原來聖經給我圓滿的答案，我知道第一對始祖是誰，也知道他們是神創造的。又過了幾天，校長講論耶穌釘死十字架救世之道，我更清楚這位耶穌救主，是神降生為人，特為人的罪代死於十架上，使凡信祂的，罪得赦免，可以上天堂享受永生福樂；比觀音菩薩作尼姑成仙好得多阿。我心立刻接受祂；就輕輕地向主耶穌禱告說『主啊！求祢進入我的心，永遠與我同在。』
不久我中學畢業了，教會派我到另外一間學校教書。我工作繁重，一面教書，一面看顧弟妹；就沒有時間多禱告讀經。然而我心飢渴慕義至極，又想中國同胞多受異教的迷惑，我必須奉獻一生，傳揚主耶穌救世之道。可是到那裏去專門讀聖經受造就呢？我暗中為此事禱告。那年夏天校長派我參加江西牯嶺夏令靈修會，遇到三位神學教師，這真是神聽我的禱告，使我知道中國果然有專讀聖經的神學，可以造就傳福音的人材，我心被吸引到神學去了。按環境說來，是絕對不可能，然而神用大能的手為我開路，引導我平安到達人間樂園。在這裏我得着神了，祂與我同在，我是何等喜樂，感謝讚美主恩不盡。」
廣州某姊妹見證說：「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。祂從禍坑裏，從淤泥中把我拉上來，使我的腳立在磐石上，使我的腳步穏當，使我口唱新歌讚美我們的神。我要述說主之救恩和選召我的奇妙。真的，不是我揀選祂，乃是祂揀選了我，並且分派我去為祂結果子（約十五16）。當我在中學時，我常與基督徒作對，以教會的傳道人為笑柄。畢業後憑着血氣的驅使，求學高升的慾望，毅然辭別父母弟妹，獨自負笈到滬，作一個留省學生。報名升入大學的手續也辦妥了，預備第二日入校上學，豈知神早有計劃，連時日也預定了，不遲不早地在我身上作工，顯出祂呼召我之美旨。該晚我輾轉反側，整夜難寐，如千斤重擔壓住我身，自己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，當我起來倚窗而哭時，忽然有一能力使我雙膝跪下禱告說：『主啊！我願遵行祢的旨意，求祢引導我的道路。』這個簡單的禱告，顯明是聖靈替我祈求的。禱告完了，就不知不覺地和衣而睡。到天亮起來時，我發覺自己的思想，有些變動了。我對接待我的朋友說，今天我不去學校，請你叫車夫拉我去江灣中華女子神學院，去找一位朋友。她說，這算甚麼重要的事，改日去罷，上學為要。但我堅持非去不可，終於僱到一輛車子送我去江灣，但一連兩天找不到神學院，我堅持到底地找，第三天果然找着了。當我一進校門時，那千斤重擔不翼而飛，好似投入深海了。那時我跳起來說，這裏真是聖地，我就在此讀書罷。我所找的朋友出來見我，聽見我要改讀神學，笑着說，此處非同別的學校，要來就來。你還未信主，怎談得到讀神學呢！我們一面行，一面談及入神學的問題與手續。我自我介紹說，我已信主加入教會作正式基督徒一年多了，高中已畢業，且做過聖經學校教員，大學也已收我，難道神學不收我麼？一切的問題我都願順從，只要准我入學。後來經她介紹與負責人談話，她所提的問題，我都無條件地順服。當下校方看見是聖靈的引導，也不完全拒絕，只准我先上國語班；等手續辦妥，才能答覆能否收我作正式生。但我憑着信心就把全部行李由友人家搬到神學來。我記得辦報名手續時，需要寫兩篇見證：第一是『如何得救重生』。第二是『如何蒙召』。那時我真如墜入五里霧中，我真是作難！參考書也不明白，讀下去嗎？完全是門外漢，十竅不通；退學嗎？我也不甘心，自己請求來的，怎能反覆無常，真是左右為難了。直到開學前十天，各方入學證件都來了，那篇重生蒙召的見證仍寫不來。正在此時學校開退修會，我自然也參加聚會，留心聽講員講解聖經。到了第三天，開始講道不久，我就被聖靈抓着了。我不能安坐，立即往外跑，跑到禱告室，伏在地上大哭起來。我被聖靈光照，向神認罪悔改，盡量地由內而外，由頭至腳，靠主寶血洗淨一切。同時也把自己完全奉獻為主使用。這真應驗聖經所說：『聖靈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、自己責備自己』（約十六8）。『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』（羅六13）。那時我破涕為笑，跳躍起來，樂得無比，真是筆墨難以形容，此情此景，一生難忘。從那天起，我發覺一切都改變了，思想行動喜好都大大不同了，這就是我重生奉獻的經驗了。第二天我那種愛慕讀經祈禱的心，真像初生的嬰孩，愛慕母奶一樣，又如小鹿愛慕溪水一般。同時，我也愛人的靈魂，迫切引人歸主。記得我第一封信寄給父母弟妹，迫切勸他們信主。父母見我，不讀大學去讀神學，大加反對，不認我作他們的女兒。我每日都流淚為他們禱告，因主應許我說：你當信主，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（徒十六31）。感謝父神，祂的應許確實可信可靠。我為家人祈禱了五年，我們全家六口都一個個蒙恩得救了，妹妹也蒙召做傳道，也到中華女子神學讀書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稱頌耶和華，凡在我裏面的，也要稱頌祂的聖名。」


湖南某姊妹見證說：「我本在南京神學讀書，一九二七事變，學校停課，
班畢兩教士回國，我便回去在家鄉某學校當校長，在學生中傳福音。聞說中華女子神學開辦，我滿心希望到「中華」讀神學，但校長一職無人接任，心中也捨不得離開一羣可愛的學生；又想自己體弱，不可能跋涉千里求學，只有望洋興嘆。在無可指望中，迫切禱告。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」這個應許一直有力量在我心中。想不到我不久忽患大病，必須去上海醫院動手術，因為上海醫院設備比較完善。我心中暗想去上海是個好機會，順便可進神學讀書；再仔細一想，平常女子尚且不敢獨自跋涉千里求學，我今抱病在身，更是無法插翼飛到上海了。只因身體有病，不能不去，便下決心束裝就道，一面求主安排同伴偕行。神果然聽禱告，有一位西牧要到上海辦事，便相約同行。我們從鄉下搭船起身，他為我安頓好房艙，便說長沙再見。到了長沙，他來幫我換船，他說漢口再見。到了漢口，他又助我改乘長江的船來滬，他說上海再見。這樣，神安排他一路照應我平安到了醫院。醫生護士都勸我不要害怕，我說我並不害怕，因我是在神旨意之中。時候到了我歡歡喜喜地被抬到手術室；回來醒後，同房的病人對我說，你昨天去手術室時，那種平安喜樂，好似人請你赴筵席一樣。真的，我是非常高興的，因我知道神藉着病帶我來上海，得以到中華女子神學求學，我是神親自送來的；神的作為何等奇妙！」


一九三四年春，筆者到杭州某中學開復興會；教員們要求特別為他們開一討論會，可以討論問題。我覺得這是神的旨意，給我有機會向他們傳福音，便答應了；參加者二十餘人，坐一圓圈，自由座談，他們問了不少問題。我記得有一位滬江大學畢業生，曾在這高中任教務長十年。她發一個問題，相當困難；她一說出第一句，我便知道她所要問的是甚麼。這個問題我早已想過了，也問過別人，未獲圓滿解答。當時我不知如何回答她，預備在她問完之後，老實承認不會解答。然而這樣做是否虧欠神的榮耀？是否使人疑惑主的言論呢？為此，我心中默禱求聖靈將解答的內容指示我。她的問題是這樣：她說馬太福音五章四十節耶穌說：「有人……要拿你的裏衣，連外衣也由他拿去。」請問照這原則，日本取中國的東三省，中國政府不但不該反抗，且須將江蘇浙江任他拿去。如果這樣豈不是叫中國亡國嗎？這樣教人亡國之道，中國人應該棄絕。倘若說中國政府不該將江浙奉送日本，且當抵抗侵畧；那麼耶穌的主義就不能實用，耶穌的主義既不能實用，何必傳揚呢！這種問題叫人左右為難。她發問完了，聖靈立刻給我一節聖經並附帶清楚的解釋：「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；若是這樣，皮袋就裂開，酒漏出來，連皮袋也壞了；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，兩樣就都保全了」（太九17）。新酒好比耶穌的新道理，舊皮袋好比犯罪的人類、社會、國家。新酒不能裝在舊皮袋裏，就是舊人、舊社會、舊國家絕對不能實行耶穌的新道理，如果勉強裝上，皮袋必定裂開，酒就漏出來。這好比叫中國抱不抵抗主義，奉送江浙給日本，結果非亡國不可，新道理也被人棄絕了。「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」，指耶穌的新道理，可以裝在新生命裏，這新生命有神的性情，有基督復活的大能，才能實行主道，兩樣都得保全。所以要世界有真正的和平，必須宣傳基督救世福音，讓人人得新生命；有了新生命，根本就沒有侵略他人之舉了。她聽了之後大受感動，聖靈在她身上做工，她說：「有何工作比傳福音的工作更緊要，更能救國，使世界進入大同呢？」翌年她就放下教育工作，報名到本院研究聖經，一生宣揚基督耶穌救世福音。
當我們開始收男生時，神揀選一些合祂心意之人來，其中有不少可歌可泣的見證。有一浙江弟兄，他有一個可愛的未婚妻，家庭富有，她父親開大酒樓於滬上。她希望未婚夫放洋留學，將來回國求得一官半職，富貴雙全。但神的旨意高過人的意念，祂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；祂揀選這弟兄作祂的僕人，背起十架跟隨主。他既得主的呼召，就報名入本院求學。未婚妻聽見了，聲淚俱下，盡力勸阻他。既不能改易其志，就退一步說，如果他定要傳道，也要去美國讀神學，總比國內神學有光彩，掛上留學生名銜，戴上外國方帽，拿着美國文憑學位，將來回國做個大公會的牧師會督，自己也可做個會督夫人。那知這弟兄深明十架道路的真義，始終不為感情所動，堅持要入中華神學。他的未婚妻一見勸阻無效，便以解除婚約為威脅。同時他的父母，也要宣佈脫離父子關係，以迫他就範。他記得主耶穌說：「愛父母過於愛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門徒；愛兒女過於愛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門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，也不配作我的門徒」（太十37～38）。他就毅然決定放棄一切，跟隨主的引導，到本院受造就。父母不給他承繼權，未婚妻解除了婚約；甚麼都沒有了，然而他有了主，有了主就有一切，他常歌唱說：

我為基督而生，苦難使我獲益；歡負十架以辱為榮，雖憂還可樂極。

雲外有我美家，暫居紅塵陋室；日落設帳日出前行，上升日高一日。

不日行完路程，脫離痛苦危險；無暇虛度無心閒玩，急去戴我榮冕。

有一青年，留學某國，曾在某國海軍實習，見到人們生活腐化，社會黑暗不分中西，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，暗想這種世界有何值得留戀；他既心存厭世，屢萌自殺念頭，於是棄學歸國，寡母又不了解，心灰望絕。他的母親只有這個遺腹子，自然百般疼愛，見到兒子整天長吁短嘆，暗自傷心，又在教會中見本院某同學，那種平安快樂的樣子，令人羨慕她，她異想天開，竟代其子申請讀神學。我們看見了他的報名單，雖然學歷程度可以合格，從小也是基督徒，然而沒有重生，更談不到蒙召，所以拒而不收。因本院專收完全奉獻，一生專以祈禱傳道為事的青年男女。他母親就央求牧師會督代為說項，要求例外收錄，也難照准。他母親情急，就促她兒子親身到滬來校面談。我們見他情詞迫切，暫准住校為客兩星期，他就帶着希望的情緒住在男生宿舍。見到同學個個平安喜樂，相親相愛，真是弟兄相愛和睦同居。他羨慕極了說：「啊！我找到了人間天堂了。」同學向他作見證，引他到生命之主的面前；他得救了，找到了永生。既有了永生，就知道人生的意義，他快樂極了。
某早晨更時，他讀到馬可十四章論馬利亞獻膏之事，大受感動，他也俯伏在主面前，將自己獻上。從此他的生活與見證都有基督馨香之氣。我們既知道他清楚重生，又奉獻一生為主宣揚福音，就於第二學期收他為正式生。

有時神藉着做客，把祂所揀選的人領來神學。有一姊妹，是國立高級師範畢業，已經任教數年。她的同班摯友在本院求學。這位班友滿心掛念她的靈魂，日夜為她禱告，並報告聯禱團也為她代禱；請她在寒假兩星期中來校小住。她頭髮剪得很短，像男子一樣；身材高大，昂首挺胸，高視闊步，一切動作都顯出特別。別人輕言細語，她卻高談闊論；別人禱告，她睜着眼看。別人守晨更，她高枕而睡；別人唱歌讚美主，她閉着口東張西望。對於屬靈的事，她完全是門外漢；然而她的靈魂是一樣寶貴。她的才幹如果獻給神使用，是多麼好啊！同學們這樣禱告着，期望着。幸虧她肯隨着老友上課，存着好奇心聽聽。果然不多時真理入了她的心，聖靈開始作工；她又看見同學們個個那麼喜樂、平安、謙虛、温柔和藹可親，與自己的粗暴、剛愎、惱怒、憂愁等惡僻相比起來，真不可以道里計。聖靈光照她的罪惡，她就痛哭認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穌做她的救主。神又將黑暗的社會，罪惡的世界，敗壞可憐的人類擺在她的面前。她覺得教育固然好，卻又不能救人靈魂，惟有傳揚主耶穌的福音才能救人。她清楚蒙召到中國邊荒為主宣傳福音。教職期滿，她別了父母，摒擋行李來校就學。她的生活前後判若兩人。

福建某姐妹見證說：「我生長在不信主的家庭中，祖宗傳下來的親戚五百多人中，沒有一個聽過福音。祖母篤信佛教、念經、禮佛、吃素極其熱心。當我九歲那年的秋天，我跟祖母、媽媽、姊弟並三個使女，同到廟裏拜佛，求佛保佑平安。那知當天下午回來後，約六時許，我的伯母在她房中灌油入燈，姐姐擦一根火柴在房中照亮伯母，不料那火柴快燒完時，姐姐趕快摔掉，恰巧丟進油燈中，馬上燃燒起起。伯母連忙把油燈摔掉，想不到正摔到我的臉上，我的頭正像一支火把燒着。伯母驚惶失措，喊不出聲來。家父經常夜裏很遲回家，每晚在俱樂部消夜，花天酒地，過浪漫生活。世上沒有一件湊巧的事不是神在暗中安排的：那天晚上父親竟然很早回家，剛好在樓梯旁邊脫鞋，似乎聽見隱約的喊叫聲，抬頭一看，只見火光熊熊，急奔上樓，見我滿頭是火，急將牀上棉被覆蓋我頭，火即熄滅，馬上抱我到附近藥房就醫，兩星期不省人事，奄奄一息；醒來第一句話，告訴祖母和母親說，我決不再去廟中拜菩薩了。經過了十七個月治療，仍未痊癒。當我十一歲年初，那醫生介紹我到教會學校念書，得以聽見基督救世福音，我毫不遲疑地即刻接受；因同年在家鄉中有許多孩子，被開水燙，火酒燒，米湯燙，各式各樣，其中生存者只有兩人，而我是其中之一，且又有機會接受教育，接受主的救恩，真是因禍得福。光陰荏苒，高中畢業後擔任教員，可謂一帆風順。然而敗壞的我，雖已蒙恩，仍是醉生夢死，嗜好電影小說，喜愛遊山玩水。
一九三五年春，主的一位僕人來ｘ埠主領特別聚會，許多人悔改認罪。當時他傳的信息是：一個信徒的心中，不能有兩個主（可六14～20）；有希律就沒有施洗約翰，我們該棄掉一個。有一位愛主的人勸我該棄掉希律，以事奉神；他為我禁食禱告；我反譏笑他徒勞無益。我只有一個簡短禱告，如主要用我，求主親自呼喚我，我絕不聽人的勸勉。那晚男女奉獻者計有一百五十多人。那位為我禱告的人，在台上以眼示意要我到台前奉獻，我置之不理，甚至跑到禮拜堂外邊去躲避。當夜睡前仍作簡短禱告說：「主啊！祢要我事奉祢的話，祢親自向我顯現。」隨即安然睡去，我本來很少做夢；那夜忽夢有人請我上台講道，我說我不是傳道人，怎會講道。醒來覺得是心理作用，天天赴會引以為夢罷了；不管他，再睡覺；就聽見有責備的聲音說：「睡覺的人哪，要睡到甚麼時候呢？世上的人天天往滅亡的道路跑，你還睡麼？」我左右觀看，卻沒有看見人。我問道：「你到底說誰呢？」答說：「說你！」馬上覺悟是神答應我睡前的短禱，祂親自呼喚我，我渾身沒有力量，如死一般。再作短禱說：「主啊！我肯為祢用，我在這裏。」我馬上我聽到極好聽的音樂，唱讚美神的詩歌，直到今日，我不敢違背那天上來的異象，乃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奉獻。那年秋到中華女子神學院受造就，起初不慣屬靈生活，嫌校內太安靜，禱告太長太多；老亞當也時常蠢動。經過聖靈光照，真理薰陶，我學習從寶座上下來，讓主在寶座上掌權；我也學習了禱告的生活，成了我一生最寶貝的產業，和成功的祕訣。」
湖北某弟兄，來上海投考大學；因無親戚可投，又無經濟能力可住旅館，他只有一個朋友，是在本院求學。當時適逢暑期，學校放假，可以招待少數客人，不得已他要求學校當局准他住男生宿舍中。弟兄們就在他身上做工，傾談之後才發現他是個約拿，想逃避神的呼召，走世界道路。但神不放鬆他，偏領他到神學來；藉着同學的見證，聖靈在他心中作工。不順服做傳道嗎？如坐針氈；順服呢？又不甘心。最後神大愛吸引他，他才如夢初醒，原來傳福音不是卑鄙而是榮幸。看看同學們：有的做過醫生、縣長、參謀、校長、工程師等，他們甘心樂意撇下一切來傳福音。俯視己身不過一介寒士，高中畢業，甚麼名銜學位都沒有。神卻不嫌他微小愚昧，肯揀選他做天國大使，真是神恩大愛了；想念及此，他感激流淚，謙謙卑卑地將自己奉獻給神。
可惜為篇幅所限，不能把神從各方揀選人來校的見證一一寫出，也不能將上面所提各人來到神學後，如何蒙主改變，如何蒙主重用繼續述說。我們沒有刋登招生廣告，也沒有駐外代表，更沒有奬學金；那些報名來者，多因校友在各處的活見證，而被吸引來校的。我們確信神自己會把祂所揀選的帶來，我們只多為錄取學生之事禱告，將它交託神。我們本着重質不重量的原則收生，所以對於收生十分慎重，學歷與靈性兼顧。遇有年輕學生，雖合副科程度，為他們的前途着想，仍勸他們至少讀完高中才來。或有人說，在熱心報名時不收，也許事過境遷，讀完高中，可能改變初衷不來讀神學了。我們以為這等學生如果不是神揀選的，不如不來讀神學為妙。我們確信神所揀選的，神一定會保守他們。
記得有兩個年輕姊妹，得着復興，高中只差一年畢業，竟由廣東動身到北方某校讀神學。路經上海，有人勸她們不可去所報名的學校，恐怕於她們的信仰有害，並介紹她們來中華神學。她們忽然來報名，連行李也帶來了。按她們年輕高中尚差一年畢業，雖然程度可以收入副科，但為她們前途起見，還是勸她們讀完高中再來。她們懇切請求容納一年，有了一點真理根基，再去讀高中未遲。我們以為有相當理由；經查核證件，收錄她們入副科。讀完一年，很有長進，囑她們回去讀畢高中再來。那知她們一回故鄉，各處請她們領會，聖靈也重用她們，以致無法去中學續學。做了幾年工作，經驗雖然加多，心靈卻需要深造，就回來本校繼續讀完副科。畢業後為主打美好的仗，神果然保守她們直到如今。她們現在也知道，一踏進教會做工，就無法放手了。如果當初順服勸言，先把高中讀完，比較更有上進機會，可惜當時熱心有餘經驗不足！

感謝讚美主，這些同學都是主親自揀選來的，各人清楚知道主的呼召，神的應許沒有落空，祂的選召也沒有後悔。祂果然保守他們，重用他們。有人已到主那裏安息了，做工果效也隨着他們；有人正在背負沉重的十字架；有人尚在傳揚福音；各人在神所安排的環境中，被建造成為靈宮，使神的殿滿有榮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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